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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现阶段，“校园霸凌”“校园欺凌”等现象在学校

场域中频发，已成为塑造良好教育环境的重大难题。校

园欺凌呈现出多样化、复杂性的特点，通常以多种形式

组合呈现：以辱骂、造谣为主的言语欺凌；以殴打、踢

踹为主的身体欺凌；以孤立、排挤为主的关系欺凌；以

恶意P图、网络骚扰为主的网络欺凌；以索要、偷窃为主

的财物欺凌等［1］。欺凌行为的产生不是偶发性的暴力冲

突，而是行为的重复以及双方力量的失衡，即强者对弱

者的持续性伤害。校园欺凌对人际关系的畸变、群体规

范的失序和校园文化生态的异化产生重大影响。在人际

关系上，欺凌行为损害了学生平等互惠、团结友爱的互

动基础，致使学生间权力失衡和信任瓦解；在群体规范

上，越轨行为的常态化削弱了学生价值理念共识的约束

力，漠视班级及校园秩序；在校园文化生态上，情感暴

力与言语符号的持续打击破坏了和谐友爱的校园文化特

质，形成校园文化建设的恶性循环。校园欺凌行为不只

是个体间偶然的冲突与攻击，而是教育环境可持续发展

的系统性问题。

相较于普通教育而言，职业教育的“职业性”“技

术性”的双重特质使其校园欺凌行为发生的场域、表征

等呈现出特殊性与复杂性。职业院校学生的学习场所不

仅局限于学校，更多集中在实训车间、虚拟工厂、校企

合作基地等校外特有场域中，其设备操作场景的封闭

性、技术技能评价体系的职业性和师生互动形式的差异

性，易产生区别于教室的欺凌空间。此外，职业教育评

价体系中“技术”占据关键地位，而技术技能本身具有

代际性特征，易衍生出“技术霸凌”，如已掌握一定技

术技能的资深学徒对零经验新手学徒的技术垄断、技术

贬低等权威滥用行为，或因技术工种差异、技术等级而

产生的隐性欺凌。职校学生相较于普通学校学生而言，

面临着更加复杂、沉重的压力谱系，包括来自父母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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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匮乏，跨部门协同机制不完善，严重影响了校园欺凌

的及时发现、科学干预和依法处置；二是校园人力资源

与物质资源结构性短缺，相关法律法规的惩罚措施与帮

扶机制难以落地，加剧了被欺凌者的创伤与无助感。目

前，校园欺凌的执行乏力不仅无法对欺凌者产生实质性

震慑，反而会助长其行为惯性和严重程度，恶化校园文

化环境建设，破坏学生间的动态平衡与人身安全保障。

这种现象本质上是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中制度建设与执行

能力失衡的集中体现，折射出教育领域中法治思维的缺

位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滞后。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针对校园欺凌的法律条文具

有碎片化特征，缺乏专门适用于复杂职业教育场域的细

化规则。制度的模糊性使相关教育主体在处理过程中面

临“合法性困境”，即学校容易受到行政干预、人际关

系等非制度性因素的干扰，在性质认定、责任划分及处

罚力度等环节缺乏统一性、客观性的基准，损害了教育

惩戒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学校责任主体界定模糊、欺凌

行为认定标准分歧以及惩戒程序设计偏差，会强化欺凌

者的行为习得，加深被欺凌者对法律公正性的质疑，加

剧校园欺凌现象的出现。现有法律法规对校园欺凌者的

处罚多以批评教育、纪律处分、留校察看等柔性措施为

主，缺少与行为严重程度相匹配的阶梯型惩戒机制，难

以对欺凌者产生足够的震慑力。同时，被欺凌者权益保

障渠道存在认定程序繁琐、补偿标准不清晰等问题，对

被欺凌者的心理援助、学业帮扶等实质性有效帮助无法

落实，导致严重的持续性心理创伤。

2.2  学校教育管理不到位

职业学校校园欺凌行为的高发态势与职业学校的

教学管理体系和学生工作能力密切相关。部分职业学校

存在教学管理过程松散、管理人员监管缺位等制度性问

题，客观上为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潜在高风险场

域。制度性缺陷是职业学校校园欺凌现象产生的关键因

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职校学生对校园欺

凌行为的认知模糊。职校及各个教育系统目前对校园欺

凌行为尚未形成系统的、清晰的界定与惩戒措施，欺凌

者的认知局限使其难以准确评估自身越界行为，这种认

知偏差为欺凌者提供了责任规避的侥幸心理，而被欺凌

者则因欺凌行为界定不明晰、流程不熟悉，易陷入维权

困境。二是反应滞后效应。职业学校教学管理系统无法

及时响应，既没有提前干预的预警信号，又缺乏事后处

置的标准化、系统化流程，制度性真空无法有效抑制校

园欺凌行为的发生。三是惩戒震慑弱化。在职业学校

中，如果校园欺凌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产生负

向激励，欺凌者违规成本和风险预期骤降，最终恶化为

校园暴力生态的恶性循环。教师作为与职校学生密切联

系的重要群体，在普及反校园欺凌知识、传播反校园欺

凌理念、培育反校园欺凌能力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为了

预防校园欺凌现象的产生及恶性发展，职业院校教师要

业期待、教师的能力要求、社会的就业歧视以及社会阶

层差异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这些因素导致职校学生普遍

出现自我认同感低的焦虑心理现象。这些“压力源”极

大削弱了职校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职

业行动能力，形成了“压力过载—认知偏差—行为失

控”的欺凌行为生态路径，其冲突性言语和攻击性行为

显著多于普通学校学生。校园欺凌行为的影响呈现出多

维度、长周期的病理化特征，包括对欺凌者与被欺凌

者、个体与群体、思想和行动等方面。对于被欺凌者群

体而言，校园欺凌行为不仅会使其身体遭受严重打击，

还会诱发其心理上的自我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自我效

能感的衰减、存在性焦虑等心理机能障碍。对于欺凌者

而言，欺凌行为的重复性和渐进性会损害其社会行为能

力和共情能力，主要表现为社交情境中情绪识别障碍和

人际边界模糊。无论是被欺凌者还是欺凌者，校园欺凌

都会引发注意力分散和执行功能受损，反映在学业上为

学习专注力骤降和学业成就滑坡，在职业发展中易产生

职业沟通障碍与团队协作困境，降低其社会适应性。

2  职业教育校园欺凌现象的“堵”点

职业教育场域中校园欺凌现象频发的本质是多重

结构性矛盾与个体发展性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制度

层面，职业学校管理人员能力不足、教育资源配置失衡

是滋生校园欺凌的客观条件：部分职业院校的学生行为

规范动态监督机制、冲突调解相关专业人员配备等方面

存在缺陷，此外学校实训设施、教师能力等核心教育资

源的区域化、校际差异，也易引发学生间的资源竞争与

地位博弈。在家庭层面，职校学生原生家庭结构的异质

性、家庭教育方式的暴力性，以及代际文化资本传递的

失衡化，共同构成了职校学生认知偏差和行为暴力的深

层原因。在社会环境层面，职业教育的污名化、社会价

值认同偏差，投射在校园场域内成为了隐性的歧视链条

与亚文化冲突。［2］上述因素都加大了校园欺凌行为产生

的风险，对学生、教师和学校的持续性发展带来不可忽

视的严重后果。

2.1  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不足

目前，我国出台了如《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和

《公安机关维护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八条措施》等一系

列针对校园欺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对反校园欺凌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现有法律法规往往侧重

于普通教育，对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考虑不足，

主要表现为权力过于分散、政策实施力度不大、监管职

责不明等问题。尤其是反校园欺凌的法律法规执行力度

不足，一些职业院校出现了“法律空转”的困境。职业

院校管理人员能力不足和学校教育资源禀赋薄弱的双重

困境，使得部分职业学校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出现形式化

现象：一是校园安全管理机构不专业，相关冲突调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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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起教育引导的责任，健全反欺凌课程体系，让反欺

凌意识贯穿教学实践，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认知和价

值理念，培养职校学生的同理心与共情力，做到“知行

合一”“德技兼备”。然而，目前职校教师相较于普通

学校教师而言，存在知识水平较低、教学能力较差、育

人手段较单一的困境，致使职校教师面对职校学生复杂

的行为惯性时常常感到无助，既无法及时干预学生的欺

凌行为，也难以抚慰被欺凌者的心理创伤。

2.3  家庭教育缺失

家庭教育是个体社会化过程的基石，对学生心理

特质塑造、价值观念内化、行为习惯培养及终身教育贯

彻具有显著影响。然而，相关实证研究表明，部分职校

学生的原生家庭普遍存在结构性教育缺失问题，主要表

现为亲子互动性差、情感支持不足和发展关怀弱。［3］

家庭教育缺失的核心特征是时间贫困和情感忽视。一方

面，许多职校学生家长忙于工作，长时间不在家，忽视

对孩子的关心和陪伴，使孩子在情感上感到孤独和不被

理解，容易导致孩子通过欺凌等暴力行为获取他人的关

注并增强存在感。另一方面，许多家长不懂得正确的家

庭教育方式，忽视其重要性，不理解孩子的情感需求，

即使有限地陪伴在孩子身边，也无法提供有益有效的情

感支持和沟通交流，甚至给孩子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和焦

虑，影响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

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直接导致三个维度的负面影

响：一是在职校学生心理成长中，家长长期的情感忽视

阻碍了学生自我概念和自我认同的形成，使学生容易产

生自卑或强攻击性的双重人格倾向。二是在学生社会化

过程中，道德认知发展滞缓导致学生难以遵循社会行为

准则，社会适应性差。三是在学生独立处事能力方面，

由于缺乏家庭的物质支持与情感关怀，学生的抗压能力

和处事能力较差。家庭教育和校园欺凌行为有着明显的

关联性：家庭教育匮乏的家庭环境更易培养出攻击性较

强、有施暴倾向的学生——学生通过模仿家庭环境中的

暴力沟通模式或补偿自尊缺失；也更易产生受欺凌的脆

弱群体——学生缺乏有效的家庭教育引导，尚未形成自

我保护与人际交往能力。

3  职业教育校园欺凌现象的“疏”法

以问题为导向，降低职业院校校园欺凌发生率应从

健全反校园欺凌法治体系、提升职校师生反校园欺凌意

识、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三个方面着手。

3.1  健全反校园欺凌法治体系，强化督导执行效能

职业教育相较于普通教育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因此

职业教育校园欺凌行为的场域、形式和程度都有其特性。

要想有效对职业院校校园欺凌行为进行抑制，首先应明确

校园欺凌行为的界定与法律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细化认定

标准和适用范围。同时，可以在《职业教育法》等法律法

规中增设专门条款，明确学校、家庭、社会和政府在反校

园欺凌行为中的责任和义务，以及欺凌行为对应的法律责

任和惩处措施。此外，通过线上与线下渠道相结合的方式

加强法律宣传，让师生、家长和社会各界了解校园欺凌的

法律后果和惩处措施，提高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最

后，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应建立健全校园欺凌防治的督导

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学校进行督导检查，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学校应建立健全校园欺凌防治的规章制度和工作

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加强师生联系和家校沟通，及时掌

握学生思想情绪和同学关系状况，对可能发生的欺凌行为

做到早发现、早干预。［4］

3.2  提升职校师生反校园欺凌意识，构建专业化

治理体系

增强职业院校反校园欺凌意识和治理水平是构建

安全和谐校园环境的关键举措，这要求职业院校全面提

升对校园欺凌问题的认识与应对能力。一是职业院校需

深化对校园欺凌危害性的认识，并通过组织专题培训、

讲座和工作坊等形式，邀请法律专家、心理咨询师及反

欺凌领域的专业人士，向教师及其他人员普及校园欺凌

的识别技巧、危害后果及法律责任，增强教师的责任感

与担当。［5］同时，将反校园欺凌教育纳入新生入学教

育和日常教学计划中，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互动

方式，让职校学生意识到校园欺凌的危害并掌握一定的

自我保护能力。二是要建立健全校园欺凌预防与治理体

系。职业院校要制定详尽的反校园欺凌政策，细化校园

欺凌行为的等级与界定，设立专门的举报通道和受理机

制，如反校园欺凌信箱等，确保被欺凌者可以便捷、匿

名地举报欺凌行为。建立由校领导牵头，学生事务、安

全保卫、心理咨询等各部门协同参与的反校园欺凌治理

小组，负责校园欺凌的预防、调查、处理和后续跟踪，

精准对接每一个班级、每一位学生，确保在校园欺凌行

为发生的第一时间能够及时制止并处理。三是要加强校

园文化和班级建设，营造健康向上、和谐友爱的校园氛

围。学校不仅可以在校园内组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增进学生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还可以在企业

中开展“帮扶小组”，拉近学生间的距离，加强沟通交

流，降低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率。职校班主任和辅导员

也应密切关注学生的状况，及时调解学生间的冲突与矛

盾，预防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

3.3  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筑牢反校园欺凌

立体防护网

职业院校反校园欺凌行为不仅是学校的责任与使

命，也是家庭和全社会必须关心和重视的问题。只有家

校社三位一体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系统防护

网，才能在校园欺凌行为发生前有效干预、发生后第一

时间制止并处理，保障被欺凌者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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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同时严厉惩戒欺凌者。

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第一课堂”，对职校学生

的全面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要培养家长的教育能力、更

新教育理念，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通过家访、电话、

家校互动平台等方式，动态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一旦

发现学生存在抑郁、狂躁、自卑等异常情绪表现，或出

现欺凌他人的暴力行为苗头，家长要第一时间与教师沟

通，及时通过心理疏导、行为矫正等必要手段，保护学

生的身心健康和人身安全。学校是教育的主阵地，对反

校园欺凌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学校要畅通匿名举

报信箱、线上反馈平台等多元化诉求渠道；另一方面，

学校管理人员需完善调查处理流程，坚持公平公正的

原则。同时，班主任及辅导员在主题班会、心理健康

课程、模拟法庭等沉浸式教育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强

化学生的法治观念，厚植崇德向善、和谐友爱的校园文

化土壤。社会是教育的延伸场域，应充分发挥舆论引导

与资源整合功能的重要作用。大众媒体可通过典型案例

解读、公益广告投放等形式，提升公众对校园欺凌行为

的认知深度。最后，政府及其他教育主管部门应齐心协

力，提供心理咨询、法律援助、志愿服务等专业化支

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防护网络，共同筑牢反

校园欺凌的坚实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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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ying in Vocational Schools: “Blocking” and “Unblocking”

Zhang Yili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analyze the causes of bully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levant 
literature, we explore the “Blocking” and “Unblocking” points of bully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lated litera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 insu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anti-bully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lack of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in vocational schools, and the lack of family education of vocational 
students are the key factors leading to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bully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campuses. In view 
of the management of school bullying,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ut forward three coping strategies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the rule of law system of anti-school bullying, strengthen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upervision and 
implementation, enhancing the awarenes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vocational schools of anti-school bullying, and 
deepening the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ies.
Key words: Vocational training; Bullying in schools; Strategic research


